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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叙述与意义的传达

张 　颖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６４）

摘　要：根据梦的隐意（ｔｈｅ　ｌａｔ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和梦的显意（ｔｈｅ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的关系，梦叙述可分为幼稚的梦（儿童
的梦和成年人的幼稚型的梦）和复杂的梦（成年人其它种类的梦）两种类型。这两种梦叙述的区分，就是传达性符
号与非传达性符号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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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是一种极具价值的心理活动。弗洛伊德认
为：“梦是梦者方面的行动和语言，只是我们不懂罢
了。”［１］７３赵毅衡在通过对作为心像叙述的梦的分析
后，指出：“梦不是直接经验或感知，而是典型的再现
叙述文本，具有明确的媒介性和叙述性。梦者自己
是梦叙述的主角，是梦叙述必然卷入的人物之
一。”［２］

在对梦的研究中，弗洛伊德多次对梦进行过不
同的分类，从梦的性质而言，弗洛伊德将梦划分成为
两种类型，即幼稚的梦（儿童的梦和成年人的幼稚型
的梦）和复杂的梦（成年人其它种类的梦）。而幼稚
的梦是弗洛伊德进行一切梦研究的起点，复杂的梦
是他的整项精神分析工作所着重研究的对象。
人类的传达活动中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一般

性传达，以文字传达为主，最典型的是实用／科技性
符号的表意活动；另一种是艺术传达，这就包括书
法、绘画、音乐、电影等文化／艺术性符号活动。这两
类传达活动，前者以意义的通达为主要目的，后者由
于艺术表意活动本身的复杂性，不以意义通达为主
要目的。这两种传达活动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本论文拟通过对两种梦叙述活动的分析，通过
对一般性传达和艺术传达这两种表意形式的比较研

究，论证幼稚的梦与复杂的梦，从本质上看，也就是
一般性传达和艺术传达的区别。
一、幼稚的梦与复杂的梦
弗洛伊德在《论梦》这篇文章中对梦进行过细致

的分类。他认为：“根据梦的隐意与显意之间的关
系，梦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合理的、可理解
的、能放置在精神生活的语境之中的梦，这类梦大多
简短，且由于缺少奇怪的成分，多被忽视……第二种
梦内容连贯，意思明确，但是结果却令人大惑不解，
因为我们不能将这种意义放置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

去……第三种梦是那种没有意义、无法理解、不连
贯、令人困惑的梦。”［３］９这种对梦的三分法，是根据
隐意和显意的对比关系来看的。第一种梦与后两种
梦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因为第一种梦是易于理解
的，隐意与显意是吻合的，大大节省了梦工作，相反，
后两种梦都是令人困惑的、难以理解的梦，需要专业
的精神分析师来释梦。
弗洛伊德认为儿童的梦是属于第一种类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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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意清晰的梦。通过对这类易于解释的梦的研究，
他尝试研究复杂的梦。“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对于
儿童的这类相当简单的精神过程的分析，是我们探
索成年人精神世界的必不可少的前奏”［３］１０。成年
人同样也存在着幼稚的梦，简短、明白、易于了解。
弗洛伊德指出：“假使你以初具精神活动或四五岁这
一时期为限，便可发现一系列的所谓幼稚的梦，到了
儿童后期还可以有这同一类型的梦；甚至成人的梦
在某种情形下也可与婴孩同样幼稚。”［１］９４这一类表
意清晰、意义通达的梦是弗洛伊德梦研究的基础。
弗洛伊德《论梦》中所论述的后两种梦是复杂的

梦，是指成年人除去幼稚的梦以外的其他种类的梦，
它们是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的主要对象。这两种梦
从性质上与表意清晰的梦完全不同，梦的工作过程
极其复杂。释梦者无法轻而易举地回溯到梦的隐
义，梦的伪装使得梦难以捉摸。第二种梦的结局令
人大惑不解，比如说我们梦见我们挚爱的亲人离世
等，我们之所以对这类梦境感到困惑，同样是由梦的
复杂运作机制所导致，它与第三类没有意义、无法理
解、不连贯、令人困惑的梦没有本质上的区分，而只
是在于梦的伪装程度的差异不同而已。所以，从整
体上看，弗洛伊德根据隐意和显意的关系来区分梦，
实质上是把梦分为两大类：表意清晰的幼稚的梦和
复杂的梦。
以儿童的梦为代表的幼稚的梦简洁明了，表意

活动中没有变形，“梦呈现为一种可理解的、有效的、
明显的精神行为”［４］。正是由于这一类型的梦简短，
梦的成分较少，所以符号与符号间不连贯的情况也
较少。由于梦没有变形，所以梦的传达比较通畅。
弗洛伊德在总结一系列儿童的梦之后指出：“（在儿
童的梦中），所有实现愿望均是在白天活跃但是未实
现的愿望，这些梦简单，是毫无伪装的愿望的满
足。”［３］１１在这类幼稚的梦中，梦的隐义和显义之间
所存在的唯一区别，是不同系统之间的转换，即从一
种愿望化装为一种经验，除此之外，梦工作不包含其
他内容。简而言之，如“我很想吃草莓”是梦的隐意，
那么“我正在吃草莓”就成为了梦的内容。
复杂的梦与幼稚的梦存在着性质上的巨大差

异。梦“使用视觉想象的含混的意义帮助我们隐藏
无意识的梦境中被意识难以接受的目的和愿望”［５］。
弗洛伊德的整套梦工作（ｄｒｅａｍ－ｗｏｒｋ）都是为探究
这种隐藏和改装的过程。梦工作的实质，就是从梦
的隐义转化梦的显义的过程。梦工作的整个目的是
伪装，变形梦的隐义从而逃脱审查。弗洛伊德所提
出的梦的工作包括四个重要的方面：凝缩（ｃｏｎｄｅｎ－

ｓａｔｉｏｎ）、转移（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梦的特殊表现力和再
度校正。梦的运作机制，使得大多数成年人的梦呈
现出异样的、千变万化的形态。
从解释项的角度来看，儿童的梦清晰明了，通过

梦的叙述，可以将思想观念转化为视觉经验的图像，
尽管涉及不同系统间的跨越，然而由于儿童的梦化
装程度较浅或者没有伪装，我们只需要设法还原这
种转化的过程，即可了解愿望本身，甚至都不需要涉
及精神分析活动中自由联想环节。复杂的梦需要专
业的精神分析师对梦境做出解释。梦的解析活动，
是两个独立自足的主体（分析师和被分析者）之间的
双向互动的过程。精神分析师在释梦时，所运用的
是被分析者破译自身无意识的干预的技术，这种干
预是分析师和被分析者在特定的时间和场所围绕特

定的梦，依靠当时的关系和自由联想来破译这个梦
而实现的。
从释梦者的角度来看，对伪装较少的梦的解析，

“可不必进行分析，也不必应用任何技巧，对于述梦
的儿童也不必加以询问，然而关于他的生活，我们却
要略有所知”［１］９４，通过结合梦者以往的生活经验，
根据经验分析梦者的愿望，释梦者可以很容易地了
解到梦的意义。
总而言之，幼稚的梦是传达性的，表意顺畅，而

复杂的梦是非传达性的，梦叙述不连贯，表意行为受
阻，不以意义的通达为主要目的。尽管二者均是编
码的符号系统，但是儿童的梦作为整套符号系统是
属于弱编码，解释是固定的，几乎不会滑动。而对于
复杂的梦，精神分析师则几乎不可能把握住梦者无
意识的全部内容，以及无意识中所出现的符号所携
带的全部意义。
二、一般性传达和艺术传达
幼稚的梦与复杂的梦是两种对立的表意方式，

它们正好对应着人类表意活动的两种基本的传达方

式，即一般性传达和艺术传达。对于这两种符号系
统的传达形式，雅各布森提出的符指过程六因素分
析法已经涉及这个问题。赵毅衡认为：“雅各布森的
贡献在于指出符号文本不是中性的，平衡的，而是在
这六因素中分别有所侧重。当文本让其中一个因素
成为主导时，就会期盼某种相应的特殊意义解
释。”［６］１７８

从符号表意过程来看，一般性传达的符号文本
侧重于对象（ｃｏｎｔｅｘｔ），这一类符号过程以传达某种
明确的意义作为目的。“符号出现了较强的‘指称
性’，或称‘外延性’。……此时符号的‘对象’就是意
义所在，意义明确地指向外延”［６］１７９。符号发出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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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种愿望（某种意图）转化为一种文本形式，不存
在伪装和修饰，尤其是实用性较强的符号表意活动，
大多数均是以表意清晰为目标，以传达某种意图为
目的。在实用性的或者科技性的符号传达中，这种
传达方式最为常见。“符号往往是强制性的，解释几
乎是固定的；解码必须服从编码，忠实地还原复制编
码。例如数学老师出题，编码过程就是把意义变成
问卷，把答案隐藏起来，学生答题则是把问卷还原，
说出老师编制问题的原意。对这样的考试，表意与
解释都是强编码”［７］１６６。这类一般性的传达简短、清
楚、内容明确，与幼稚的梦的表意活动一样，均是拒
绝歧义的。
在艺术传达中，占据主导的因素是雅各布森所

认为的文本本身，即这一类符号文本的形式意义，出
现了“诗性”，“诗性，即符号把解释者的注意力引向
符号文本本身，文本本身的品质成为主导”［６］１７８。艺
术传达并不在乎是否传达出某种明确的意义，而是
强调符号的表意过程具有了某种形式美学的内涵。
这种内涵，可能是表意过程的发出者的美学追求，也
可能是后来的接受者所赋予的，然而，这并不是艺术
传达所关注的主要内容，“艺术性”或者说复杂的美
感才是这一类表意活动的核心追求。文化／艺术符
号的传达均属于这种传达方式。艺术家在创作艺术
作品时，绝大多数会费尽心机隐藏自己的创作意图，
表意活动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多样化的过程。与实
用／科技的符号系统恰恰相反，艺术传达的符码并不
是强制性的，呈现出一种随意性，解释往往与解释者
的个人体验和知识积累直接相关，解码与编码的路
径往往大相径庭。上一部分我们所论证的复杂的
梦，同样是这种传达方式。“无意识的象征符号与它
的再现物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丰富的能指和独特的

所指来定义。……它们之间是不停的依靠动力联系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来连接起来的。无意识
的象征符号之间联系在一起的句法并不遵循任何逻

辑，具有任意性”［８］。由于无意识的象征符号具有丰
富的所指和独特的能指，这一类梦的编码是松散的，
所指是滑动的。精神分析师对梦进行解码的路径，
已经不再是梦者无意识编码的路径，甚至梦者本身
在清醒的状态下也无法还原编码的过程。
从解释项来看，一般性传达的符号接收者，往往

能明确地感知到符号所携带的意义。一方面，因为
这一类符号编码本身过于简单，具有超强的“指称
性”，符号接收者的反应，是建立在对于传达内容的
清晰明了的基础上的；另一方面，如果接收者过于纠
结于符号发出者的意图或者迷失于自我无穷无尽的

发散思维中，他将无法弄清符号的意义，那他必然就
会陷入生活的泥潭中去，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艺术
符号的接收方式，与传达性符号正好相反，艺术是与
理解相互敌对的，艺术符号所看重的是符号文本和
意义之间的距离。距离越近，越接近于一般性传达，
距离越远，“艺术性”越强。“艺术是理解的缓刑：从
感知中寻找识别，从识别中寻找理解，这个过程越费
力越让人满意，哪怕最后找不到理解，这个寻找过程
本身，而不是理解的结果，让人乐在其中”［６］１７３。
艺术传达的运作机制异常复杂，艺术家需要在

多种类型的材料之中进行选择、合并，通过修饰、替
换、暗示等艺术手法伪装并替代真正的表达。画家
往往需要在色彩、人物方面下功夫，音乐家则往往需
要在节奏、韵律的协调方面下功夫。艺术创作本身
是一套紧密细致的思维活动，艺术传达的根本目的
在于隐藏艺术发出者的真正意图，延长识别的过程，
从而使得艺术作品能具有无限的阐释空间，由此，艺
术文本从整体上看是一种弱编码的文本。
任何解释活动均会涉及“意图定点”的问题，

“‘意图定点’并不是‘意图意义’。所有的符号发出
者，都给予文本一定的意图意义。但是意图意义并
不能代替最后可实现的意义。而‘意图定点’是符号
发出者可以用各种手段达到的一个效果”［７］１４２。在
幼稚的梦中，梦者通过梦工作所呈现的梦境，意图清
晰明了，无任何伪饰，对梦的解释，就终止在梦者的
“意图意义”所定在的某一点上。成年人的梦，往往
已经将意图过分加工，以至于释梦者必须要通过特
定环境下的精神分析活动才有可能捕捉到梦境的

“意图意义”，成功破译这个梦的前提是被分析者需
要将心中想到的任何有关的东西说给分析师，但是
常常由于梦者无意识的抵抗，分析师会有错误的联
系。复杂的梦，往往是反抗意图定点的。分析师和
被分析者之间的关系，类似于警察和小偷的关系。
对于一般性的传达而言，符号发出者给予文本

的一定的意图意义，意图很容易成功，接收者就把解
释终止在这一点。而艺术传达则正好相反，艺术家
为追求艺术性，会破坏意图定点，由于读者自身的生
活经验和阅历的差异，他们会无限延伸，把意义带到
无穷远的地方。如列奥纳多·达·芬奇画作《蒙娜
丽莎》，她的笑究竟是专注中不自觉的微笑，友善的
微笑，欣慰的微笑，或是略带嘲讽的微笑呢？后来的
解释者各执一词，通过无限衍义将这幅画制造成一
个神话。
观赏者或者艺术鉴赏师在评论艺术作品时的这

种逆向回溯，只能建立在自身的生活阅历和知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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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的基础上，对作品所做出的个体化阐释，虽有可能
最大限度地接近创作者的意图却无法完全成功破

译。艺术作品更像是一个谜语，但是这个谜语本身
就没有谜底，甚至艺术家本身也不清楚自身的创作
意图。鉴赏师对于艺术作品的评价，甚至连艺术师
也无法做出准确的评价。艺术作品由此成为一种敞
开的、等待被解释的状态。
传达性汉字和书法艺术，可以作为论证两种不

同传达方式的绝佳的例子。汉字由点线搭配变化构
成，汉字本身是书法艺术作品中的笔墨所依附的载
体，作为一套表意系统，文字表意通常具有实用性和
可读性。尽管文字表意不同于科技性的符号表意，
并非绝对的清晰整齐、一一对应，但是它仍然具有一
般性传达的普遍特征，以表意清晰为主要目标。而
书法艺术作为一种符号表意活动，是基于汉字的结
构特征和线条丰富的表情能力，采用毛笔进行创作
的艺术形式。书法艺术家在创作时，甚至笔墨已经
不再依附于可以识别的汉字。艺术家们通过选择自
身独具特色的艺术加工形式，将自身精神活动中的
某些不为人知的意愿，换一种方式呈现出来。书法
欣赏已经不再以汉字的可读性为基本目标，书法创
作已经跳出了汉字载体的桎梏，成为了一种纯粹的
视觉笔墨艺术。
书法艺术创作与复杂的梦类似，甚至在某些层

面如材料的选择和合并上具有相似的运作机制。这
种与梦工作相似的艺术工作将书法艺术从文字传达

的实用性和可释性的特征中解放出来，由此，书法艺
术在符号活动上与文字表意出现极其明显的鸿沟。
另外，由于艺术的传达存在着多种不同的 “有意味
的形式”，如空白的分割，书写的节奏和韵律，书写的
速度和力量等等。多种视觉符号的叠加，使得书法
艺术传达活动呈现出多层面、多维度的复杂性。
综上所述：弗洛伊德对于幼稚的梦如儿童的梦

的讨论，是他一切关于梦研究的起点，也是他理论建
构的重要环节。幼稚的梦，从符号表意过程来看，梦
者的意图和表意符号之间没有变形，意义实现通达，
而复杂的梦，梦者的愿望则是通过一种伪装变形的
方式来呈现，梦工作使得复杂的梦深奥难懂，需要通
过专业的精神分析工作来解析。复杂的梦凝聚了更
多无意识的运作过程，相较于儿童的梦，它是人类无
意识运作活动的高级阶段，是人类在睡眠状态下建
构的迷宫。
一般性传达和艺术传达，从符号表意活动和解

释项来看，艺术传达是艺术家为自身建构起来的精
密的梦境，相较于一般性传达，艺术家和观赏者从未
停止过双向互动的游戏。我们可以认为，从意义的
传达和解释方式的差异两个维度，两种梦叙述的本
质，即一般性传达和艺术传达有着根本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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